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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元琪 实习生 李玉影

本报讯 近日，本报热线接到市
民反映，市区南环路西段煤机厂生
活区楼道里垃圾遍地，影响居民正
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关注此事。

7月 18日上午，记者来到南环
路 127号院（煤机厂生活区）220-3
号楼。由于这是一栋待拆迁楼，不
少居民已经搬走，寓所大门也已拆
除。记者走进四单元看到，楼道内
脏乱不堪，4楼一间房屋内堆着大
量生活垃圾，散发出阵阵异味。居
民孙女士说，她所住的楼房多年前
被纳入拆迁改造计划，但由于种种
原因，工程搁置至今，她家没有别的
房子，一直蜗居此处。目前，四单元
像她家这样的居民还有10户。

不少居民表示，生活区拆迁改
造工程已搁置至少5年，这期间管
理比较混乱，出现不少不文明行为，
居民生活很受影响。

随后，记者致电平顶山煤矿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高先
生说，煤机厂生活区的拆迁改造工
程被华众房地产公司承揽，但由于
种种原因，工程搁置至今，各方尚未
达成一致意见。高先生表示，将加
强对生活区的管理，也希望居民能
自觉爱护生活环境。

楼道垃圾遍地
居民苦不堪言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6年前，鲁山县的李先
生花3000多元买了一台洗衣机，之
后却毛病不断，先是坏了门锁，后又
坏了主板，维修后稳定使用了一段
时间，可近日它再次“罢工”。

今年40岁的李先生家住鲁山
县城，2011年 1月 19日他花了3380
元购买了一台海尔牌滚筒洗衣机。
两年后，洗衣机门突然关不住了，李
先生花了200多元让售后人员换了
门锁。使用到第三年时，洗衣机主
板出现问题，李先生又花300多元
更换了主板。今年5月25日，李先
生搬家，结果这台洗衣机到新家后
又“罢工”了。

“售后人员来查看后，说是电机
烧了，于是换了电机。但是机器还
是不工作，售后人员就将洗衣机拉
走检测，结果发现控制板也坏了。”
李先生郁闷地说，维修人员告诉他，
更换控制板要700多元。

“每次维修都要更换零件，费用
还特别高。”李先生说，他担心这台
洗衣机还会出现其他毛病，不知道
该不该继续维修，但是就这么弃之
不用又觉得可惜。

“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维修，只要
发现有毛病，就更换零件。”昨天上
午，记者电话采访了海尔鲁山售后
服务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由于李
先生家的这台洗衣机已经过了保修
期，更换控制板的价格里包含了维
修费，所以相对高一些。

昨天上午，一名专门维修家用
电器的师傅告诉记者，有些家用电
器确实无法维修，只能更换整体零
件。至于收费，售后往往都是按厂
家的收费标准执行的，只要不超过
规定标准，都是允许的。

洗衣机频频出问题
维修太贵扔了可惜

冬去春来，19年不离不弃的
坚守，让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
的辛劳。

照顾丈夫、抚育女儿、种地、
养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不知何时起，她的额头平添了许
多皱纹、头发也已花白。记不起
有多久，也说不清有多少年，夫妻
俩再也没有拌过嘴，日子就这么
平平淡淡地过着……说起这一
切，记者面前的李爱芹，平静得好
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从2003年起，村里就给他们
办了低保。去年，女儿为了让爸

爸解闷儿，在家装了宽带，给爸爸
买了智能手机。

得知刘奇家的情况后，平顶
山日报传媒集团驻村第一书记
张国军多方协调，2016 年 5 月 11
日，圣光集团将一台价值9800元
的 多 功 能 护 理 床 送 到 刘 奇 家
中。护理床集轮椅和按摩床为
一体，自带气垫按摩器、智能遥
控器，还可以将轮椅单独拉出来
使用。有了护理床，刘奇的褥疮
好转了许多。

爱是点滴陪伴，是不离不弃，
是无悔付出。

面对高位截瘫的丈夫，叶县夏李乡彦岭村的李爱芹多年如一
日，精心照料，日夜陪伴……

爱无声，不离不弃十九载
□本报记者 库艳敏/文 李英平/图

7月14日下午，记者走进叶县夏李乡彦岭村李爱芹与刘奇的家。躺在床上的刘奇面色红润，干净整洁，47岁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
轻。而他的妻子李爱芹双手粗糙，神态中透着疲惫，虽然只有46岁，却已生出不少白发。

很难想象，刘奇已瘫痪在床19个春秋。也很难想象，当年27岁的李爱芹，是以怎样的毅力，带着4岁的女儿，以柔弱之肩托起这个家……

1998年农历五月二十八，
刘奇开着拖拉机到山上拉柴，
翻下5米多深的路沟……他被
紧急送到医院，性命保住了，但
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高
位截瘫。住院不到一个月，医
药费就花去近6万元，本就不
富裕的家很快债台高筑。

出院时，刘奇是被人用担
架抬回家的，他不仅不会坐，连
饭都不会自己吃，每次都是李
爱芹一口一口地喂。

由于没有知觉，刘奇大小
便完全不能自理。小便还好
说，大便都是李爱芹戴上手套
一点点往外抠。多久排一次，
她只能靠观察丈夫的肚子，估
摸着时间定期给他排便。

丈夫瘫在床上，女儿需要
照顾，家里有四亩八分地，还有
一屁股债。干农活时，一想起
这些，李爱芹常常是哭着干着，
干着哭着……姐姐妹妹心疼地
开导她：你要是这样下去，身体
垮了，谁来伺候他？

亲人的鼓励给了她坚持下

去的力量，也坚定了与丈夫相
濡以沫携手前行的信心。

抱着丈夫还能恢复的信
念，李爱芹四处找方子，住院时
欠的钱没还完，还得再去借。

有些人当着她的面就说：
“俺不能借给你，你要是一拍屁
股走了，他在床上躺着，谁还俺
（钱）？”遭了白眼的李爱芹只能
回家悄悄抹泪。

“就没想过再走一家？”记
者问。

“说实话，我心想不管咋
着，得把欠账还了。”李爱芹说。

“一家人的负担全压在她
一个人身上，我不能替她，还加
重她的负担，我受罪她受连
累。我这一口气都是她给的。”
刘奇说，“有时候我就想，还不
如车翻那天死了呢。”

没有丝毫犹豫，李爱芹说：
“你到难处了，我不能不管，我
管你一辈子。”

刘奇哽咽着说：“要是下
辈子我们还是一家，我不叫她下
一点力，不叫她受一点罪……”

在床上躺了 6年后，眼看
恢复无望，刘奇只有接受瘫痪
的事实。他开始让妻子把他扶
起来，在后背垫床被子，慢慢地
学习半躺。

2007年夏，刘奇的上半身
已能用力。一些亲朋好友说，
不如买辆摩托三轮，这样他可
以开出去走走。借了点儿钱，
加上卖了粮食，李爱芹买回了
一辆摩托三轮。

刘奇终于下床了！妻子把
他背到摩托车座上，给他放好
海绵垫，再抬着他的腿固定
好。就这样半靠半躺着，刘奇
开着摩托三轮出村了。

“外面的世界变化真大
啊！一出门就光想往远处去。”

刘奇说，他甚至开着三轮到过
平顶山市区。

由于常年卧床，刘奇身上
长了褥疮，有些地方的褥疮吹
风后确实有了好转，但有些地
方却加重了。后来，褥疮时好
时坏，时轻时重，2009年秋，他
不敢再开摩托三轮了。

重新躺回床上的他，褥疮
加重，李爱芹经常用碘伏、酒
精、盐水给他冲洗。尽管床上
铺了五六个褥子，可是依然挡
不住褥疮流水，脓水浸透了铺
盖和板床。

褥疮从最初的指甲盖大，
一点点发展至半个脸盆口大。
没办法，李爱芹只能隔几天就
晒一次褥子。

时间是无声的记录仪，记录
了她一路走来的泪水和辛酸。

“作难，哪会不作难？好在
俺有几个堂兄弟，农忙时，他们
帮着收，帮着往家拉。可是农
忙时，家家都忙啊。”李爱芹说，
忙完了自家的，她过意不去，总
是再去帮着人家干活。

“收麦时，兄弟们帮着给我
收收拉回来，我都很感激了。
但还要往家里扛啊。有时候几
十袋小麦，我一个人一袋一袋
扛进屋，每袋都有百十斤。”

结婚前，李爱芹曾在郑州
学过理发，2009 年，她又重拾
手艺。村里多数年轻人外出打
工了，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
她也只能简单地洗洗、剪剪，挣
上几元钱。

采访当天，前去理发的村
民王书芳说，刘奇出事后，有村民

私下说李爱芹“干脆走了算了”，
但她却一直坚守着这个家。

日子的难，像树叶一样稠。
女儿上高一那年春节，回

家说想买个棉袄。“他爸说了她
一顿，衣裳够穿就中，咱家这条
件，你还让恁妈作难？”后来，棉
袄也没买成，“闺女哭了，我也
哭了，俺一家三口都哭了。”每
每想起这件事，李爱芹说她心
里就隐隐作痛。

2015年夏，收麦时节下了
一场冰雹，导致收成全无。那
年，女儿考上了平顶山教育学
院，可家里却没钱交学费。最
后，亲戚们这家三百那家五百
才勉强凑够。“俺妮儿从小就
懂事，经常跟着我干活，五六
岁就会做饭，会给他爸端茶倒
水。”说起女儿刘倩，李爱芹的
眼睛里闪出少有的喜悦。

今年刚一放暑假，刘倩就出
去打工了，记者与她取得了联系。
电话中，提起妈妈这些年的艰辛，
刘倩哽咽着说不下去。后来，她
给记者发来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妈妈在我心里是全天下最
好最伟大的人！在所有人都不看
好的情况下，她自己支撑了我们
家近 20 年。一个人种地、开理发
店，每天不是忙这就是忙那，一个
人做了两三个人的工作。

印象最深的事是妈妈扛粮食，
百十斤的饲料袋子，自己往屋里扛，
一次就是四五亩地的粮食。别人家
的女人都是撑个袋子、扫个地，可
我的妈妈像男人一样扛粮食。

车祸刚发生的那段时间，姥
姥那边的不少亲戚都劝她放弃这
个家，我妈说她就是让别人看看，
她照样可以撑起这个家。有一
次她喝醉了，说，我就是怕孩子
受委屈，谁都不胜她亲爹。每次
他对别人说都是因为我才留下
的，其实我知道她也舍不得我爸。

刘倩还说，她的妈妈人缘特
别好，常和爸爸这边的亲戚来往，
亲戚们也完全当妈妈是自己人。
这两年，爸爸这边的亲戚总是对
妈妈说，她可以再找个人一起搭
伙过日子。可妈妈每次都会说：

“我就供应俺倩倩哩，以后我跟俺
闺女。”

九年后，丈夫终于“走”出家门

再作难，她也没想过一走了之

遭车祸，旧债未还添新债

女儿说，妈妈是全天下最伟大的人

爱无声，不离不弃十九载

李爱芹一勺一勺地喂瘫痪在床的丈夫喝水。


